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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水中滑落的
痕迹（组诗）

晓林

波澜

成为一条无尾的鱼，游离
在陌生的河流
故乡的芦苇还没有枯萎
摇摆的姿势还是那样好看
像天上的云朵

河水清澈，区别于我们流过的眼泪
细小的河流，总会在土地上
留下痕迹，像多久未见的故人
额头上堆起皱纹
共同抵抗回山的鸟群
他们环绕、掠过河流和树木
跟随落日远去

而我停留在这里
摩挲着手中的石片
等待它在水面上荡起波纹

树上的鸟

门前的老树，从小就长得高大
它的枝叶承受着阳光、雨水、冰雪
以最饱满的温柔，哺育深处的鸟巢

每到春夏季节
这里总能听到那些清脆的声音
——像课本中的描述
儿子读给我听
他的声音同样好听，像树上的鸟鸣

等到阳光落下来，绕着老树走动
那些鸟儿也绕着树枝飞舞
夜幕降临时，儿子在被窝里
说起他的新朋友

回流

在夜里醒来，被巨大的寂静笼罩
那些水还在流动吗
我捡起石头，深夜回应我
是镜子破碎的声音
在房间里荡开

——那些梦境如此真实
去往广州三天后
再去山东青岛
捕捉那里的大虾、花蛤
随后赶回来，感受南方温热的水流
我受限于落叶的热情，那些光
被唤醒，穿梭于高速公路
嘈杂的车辆，从眼前呼啸而过

“像这茫茫的黑夜里，大海的轻涛细浪
飘然来到你的身旁”

相伴

多想就这样依偎在你身旁
像个倦归的农人
影子融入寂静的湖水，一半
沉沦波光，一半在你指尖
轻轻垂钓

每天晨起，面对大江拨动丝弦
潮声便漫上岸来
用波光，从你起伏的呼吸
推开每一道涟漪

篱笆墙外的风，去向不问
炊烟袅袅的屋檐下
青椒悄悄红了，茄子花小如紫星
鸡鸣与狗吠间，日子
水灵灵地打滑

更多的是，黄昏沉在河床之上
时光把整条江水染红
立在你的眼眸
我却不忍触碰，怕一伸手
便碰落那枚，将落未落的夕阳

断桥残雪

纸伞撑开时

西湖把指尖温度幻成蝶影
雨水漫过青石桥
每个脚印都在解冻
五百年前的那一声惊蛰

风在白堤缝补裂痕
他掌心的蓝，驮来暮色时
衣袂上的雨水仍在与柳丝私语
那年递来的伞骨里
至今住着未化的雪

在断桥，当蓝色的落日
渗成湖光，发间白丝正驮着
千年的湖。回声拍岸
恍惚仍是那声怯问——

“在下水仙，敢问姑娘芳名”

山外山

当目光或镜头，以调焦方式捕捉时
时光从一片叶子滑落
只把它们最为古老的歌谣
留下来，铺陈一湾水湄

走过的青草地
一只老黄牛仍在咀嚼闲情
曾经抵达的山外山
一阵阵秋风

卷起沟壑往前走

我们席地而坐，清凉的事物
依着臂弯终究有些晃眼
沙砾间，野花肆意开着
铺垫着岁月的童话

只有石壁上
有痕迹的心绕着人间洞天
还在用一粒阳光
从你的眼眸，一圈一圈地
绕过前世今生
还在一鞭子夕阳里
赶起一团团白云

丝路之蓝

苍穹之下，旅人与驼队
剪影静卧金色沙丘
肉身与灵魂，每向西行一程
都陷入滚烫沙砾
让足迹比远方，更懂得流浪

凝望太久，时光凝滞
一抹红衣点亮寂寞
无尽地平线紧追不放
最汹涌的荒凉，已在血脉

静静塌陷成诗

有那么一刻的顿悟，明白
所有跋涉皆是生命的笔画
融入大漠余晖，把自己写成
永恒的坐标

视角

木杖敲击石阶，只为向上的力
从低处开始攀爬
黑夜横跨两峰，山石缝隙里
思想又一次生根，萌芽
坚定不挪半寸

风独自去了山崖，一些云朵
心事重重，不问世间轻重
只为迫近晨曦，才俯身贴近人间

山峰之巅，你凝成剪影
静候天光，霞色漫漶
虚实的生活，一一析出
碎成万千

每一块碎片都映出生活的
不同目光，凸起的青山绿水
活着，就是只为拾起
晨光里遗落的秘境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邢台峡谷像
被精心培育过似的，许多花开遍这里
的大峡谷。

放眼望去，不同种类的花，有的开
在悬崖峭壁上，有的开在岩层缝隙里；
有的开在风头上，有的开在转眼间；有
的开在小路上，有的开在角落里，有的
开在阳光下，有的开在星光里；有的开
在眺望里，有的开在灵魂深处……

这些花，有的孑然一身，孤零零地
开着；有的满山遍野，大片大片地开
着。有的香气淡雅，有的花味十足；有
的轻描淡写，有的浓妆艳抹。有的十
分认真地举起自己的秀美，有的在不
经意之间已亮出自己的胸怀；有的羞
涩，为人处世极其低调；有的显山露
水，性格张扬。有的妒忌别人，有的则
谦虚地垂下了头……

这就是春天降临的邢台峡谷，花
纷纷绽放出一张张笑脸，显现出一个
个倩影，这些不同的色彩成就了大峡
谷的美。

花招来了很多鸟，到处都能听到
它们啾啾的声音。

徐徐的春风问候着前来旅游的每
一位客人，也许就是这个原因，这里的
风才落得一个好名声。

很多年以前，我来拜访这些花的
时候，恰巧遇见一朵美妙的花。当它
刚刚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就已经出现
在它的面前了。它见我前来拜访，就
拿出自己酿造的独特的花香，摆了满
满一桌盛宴来招待我。

这朵花的厨艺相当不错，在这里
远近闻名。

它步履轻盈，纤纤素手捧着馨香
走来，含情脉脉地看着我，仿佛早与我

情定终身。
我看见它的樱桃小嘴动了几下，

似乎有话要说。可话到了它的嘴边，
它又矜持了，它的脸颊上现出瞬间的
羞赧。

从那一刻起，我就已经记住这朵
花了，它的绽放是大自然给我的无私
和博爱。

你好呀，花，你的美简直是人间大
爱！我对它说。

花却低下了头，害羞地说，只要能
把春天的色彩带到人间，我把全部都
奉献出来也不足为惜。

我听了花的这一番话语，颇受感
动。尽管我对它倾慕已久，但白雪已
经覆盖我的秀发，我还有机会去追求
这人间大爱吗？

我轻轻地把这朵花的馨香叠好，
藏入记忆的深处，让其成为一段美好
的经历。

长嘴峡淡化了闲言碎语，流水峡
汩汩的声音划过天际，黄巢峡早已人
去楼空，如今已被鲜花淹没。竹会峡
已成为历史的一种情结，老人峡步履
轻盈，赛过山间溪水……

俯瞰万丈深渊，最深处的花已悄
悄探出了头。随后，这里山上山下以
及悬崖峭壁上，将渐渐闪现出花的倩
影，蔚为壮观。

多年以后，那朵花再次把我引入
它的寓所，那里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
花迅速围住了我，有的问这问那，有的
盛开着奇思妙想，有的跑来跑去忙活
着什么，有的已经开始张罗着这个春
天的盛事……

这朵花以纤纤素手让我惊异，它
一边观察着风，一边给我介绍着峡谷

里的花。
峡谷里的花大部分都是从岩石缝

里长出来的。刚开始，它们还是一些
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花，根本没有什么
特别之处，人们也不会多么在意它们。

可是，随着春天的到来，就是这些
普普通通的花，先后露出鲜艳的色彩，
仿佛万绿丛中绽放出来的一丛丛火
焰，陆陆续续点燃整个春天。

继而熊熊的火焰扑面而来，从春
天、夏天到秋天。

它们的气势铺天盖地，谁也无法
阻挡，仿佛整个天空都被它们染得通
红了。

那么，又是在春天的什么时候它
们才会绽放呢？

风寻山问水，时时刻刻记录着它
们生长的过程。

当它们的根系从石头或岩层的缝
隙里尽情地向下展开姿态的时候，它
们会把目光投向高山之巅，渐渐渗透
蓝天和白云。

地下水则通过根系，把自己的重
要作用发挥出来，再提升到一定的高
度。换一个角度而言，也就是说地下
水与泥土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我似乎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迈步
了，这里厚厚的植被浮现在我的眼前，
各种各样的花引人入胜。

尽管这里的花品种众多，各有各
的特点，但哪一朵才是我心中最中意
的呢？我很想把它采摘下来，赠给我
远方的爱人。

每年，春天悄悄降临邢台峡谷的
时候，我就会想，我最中意的那一朵是
否开花了？

我倚在一片草叶上，左思右想，我

该站在什么地方，或者以什么样的高
度和热情去迎接它呢？

我轻轻叩问着这里的每一座山
峰，每一条峡谷，每一片蓝天，每一朵
白云，每一棵树木，每一株小草。

我记忆里的那朵花很漂亮，它总
是轻盈地飞翔在邢台峡谷。

谁知，花却反过来问我，这里的花
都已绽放，怎么能找不到它呢？

我开始对花有了更多的关注。当
春天的第一朵花开在峡谷的时候，徐
徐微风里，它有些忘乎所以，开始飘飘
然了。结果，它还没有完全盛开，馨香
就已经被它挥霍尽了，从此它变得沉
默起来。

当第二朵花尽情怒放的时候，开
得很好看，但却开错了地方。那里的
泥土看似很肥沃，但没有地下水的滋
养，花很快就枯萎了。

当第三朵花吐露馨香的时候，它
突然在峡谷里悟到了什么。于是，它
追着风，疯狂地亲吻着阳光和雨水，亲
吻着月光、星光和夜色，以及大峡谷里
的每一块石头，每一粒泥土。

它无休止地向春天表白自己，并
对着大峡谷表达爱恋。一阵风扑面而
来，随后连一点儿花香都找不到了。
最后，它彻底脱水了。

到了第四朵花见到我的时候，这
个春天最终拿出一冬的佳酿，并在邢
台峡谷设宴款待我。

就这样，我与花在默默地交流中
互换了爱情的誓言。

邢台峡谷可以作证，我与这个春
天的约会，我与花的爱情，早已浸透这
里的山山水水。否则，春天怎么会向
我发放邢台峡谷的通行证呢？

山外山（组诗）

紫儿


